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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太阳吻别最后一道山垭
口，喧闹的乡村便进入了漫漫夏
夜。田间劳作的人们陆续回到村
子里，牛羊归圈、鸡鸭上窝，家家
户 户 炊 烟 袅 袅 ，大 街 小巷饭香
弥漫。
　　晚饭过后，劳累了一天的男
人们顾不得休息，拎上一个盛着
水的小桶，带上手电筒，匆匆赶往
村外的树林里，去找寻夏天里的
一道美味——— 知了猴。那是刚从
地下小洞里爬出来的未蜕皮的知
了的幼虫，蛋白质含量高，营养丰
富，放油锅一炸就是一道不可多
得的美味。
　　不一会儿工夫，树林里的手
电光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地交织
在一起，在树底下、树干上、枝叶
间随处转动，生怕落下一个角落
让知了猴得以逃脱。树林里，吆喝
声、嬉笑声此起彼伏，发现一个知
了猴就像捡到宝贝一样开心。
　　收拾完家务的女人们也好歇
歇了，她们各自手拿一把蒲扇、拎
一个马扎，在门口一坐，三个一
堆、五个一伙，聊聊当天的新鲜事
以及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
交流得热火朝天。摇动的蒲扇送
来阵阵凉风，吹干满身的汗水，缓
解了一天的疲惫，也驱赶了烦人
的蚊虫。
　　夜色渐深，树林里的手电光
也渐渐撤离，随后村边的小河里
传来了阵阵嬉水声。捉知了猴的
男人们躺在缓缓流淌的河水中，
河水带着阳光的余温，像一双双
无形的手按摩着全身，洗掉身上
的疲惫，还你轻松舒畅。
　　洗完澡的男人们拎着战利品
陆续归来，女人们拎起马扎各自
散去。到了该睡觉的时间了。
　　夜深了，星星犯困、月亮打
盹，忙了一天的人们鼾声四起，村
子里安静下来，偶尔有几声野狗
的吠叫划破夜空，凄厉久远。昏黄
的路灯不知疲倦地照耀着空旷的
街道，静候黎明的到来。
　　“啪！”亮起灯光的屋子里传
来拍打蚊子的声音。这个令人生
厌的小东西，总是在你毫无防备
的情况下搞偷袭，被它叮过的地
方瘙痒难耐，用手轻轻一挠，一个
个不规则的斑块凸现身体表面，
迟迟不肯散去。这让人心烦的家
伙啊，刚做了一半的美梦就此被
打断了！拍打蚊子就像漫漫夏夜
里的一个小插曲，不时会在左邻
右舍家里上演。这乡村夏夜的馈
赠不仅有令人喜爱的美味，还有
让人厌烦的蚊虫，真是让人欢喜
让人忧啊！

□王金香

花朵，见惯了你的忙碌
阳光和露珠

是守候在风雨后的彩虹
　　

身虽小却勇敢且自信
因奉献，才快乐

用辛勤点燃了生命
一路吟唱着劳动和创造的歌

　　
啊，无数个你 如此美丽
有花香的地方就会有
你们翩舞不停的身影

　　
一生只致力于
做好一件事

用生命的光采撷并酿造出
生命和生活的

幸福、甜蜜与诗情画意

□周家海

写给蜜蜂的歌

《逸文》由本报编辑部
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

　　那是1985年盛夏的一天。
　　一大早，我就借了邻居家的大金鹿
自行车，去十公里外的母校——— 胶南二
中，接受命运对自己的宣判。也许是因
为一夜未眠，一路上我无精打采。
　　看门的大爷一改往日的严肃，笑眯
眯地让我进门。校园里冷冷清清，没有
了平日的朗朗书声。老师们都还没到，
教学楼大门紧锁，被初升的太阳晒得懒
洋洋的，宣传栏里悬挂的还是放假前的
内容。操场上长满了或高或矮的草，几
只知了开始鸣叫八月的烦躁了。突然
感觉高中三年朝夕相处的母校一下子
陌生了许多。
　　好在熟悉的面孔越来越多，大家满
怀心事地相互打过招呼，然后一堆一簇
地聚在树荫下、楼墙根，叽叽喳喳起来。
　　在期望又担心的矛盾心态中，大家
一直捱到了11点多，发榜的孙老师才从
办公楼里走出，手里捏了一摞纸条站到
台阶最高处。“呼啦”一下，三百多个学
生将孙老师围了个水泄不通。
　　孙老师首先公布了理科高考录取
分数线：490分，然后按班级里由低到高
的分数宣读：“××，390；××，401……”
　　没注意到别人是何表情，我只觉自
己的心跳得厉害，口干舌燥，干咽了几
口唾沫。默默祈祷孙老师晚些、再晚些
念到自己的名字，却又按捺不住想知道
分数的心情。
　　几个同学悄悄从人群中退出，甚至抹
了把眼泪，骑车走了。
　　“于光荣，491……”

　　我轻吁一口气，像病人被告知已经
脱离了生命危险。光荣491分，那就代
表还没有念到名字的我肯定过了录取
线——— 前提是孙老师没有将属于我的
那张纸条遗漏。
　　“刘胜本，520。”终于听到了自己的
名字，那颗高悬的心咕咚一下落回原
处。我长吁一口气，为11年的寒窗苦读
呼出了一个句号。不，一个叹号！
　　作别母校，极度的兴奋和喜悦驱赶
了饥饿，路旁的知了在齐声祝贺：考上
了！考上了！似火的骄阳透过树冠洒
下斑斑点点，使单调的道路丰富多彩起
来。走了三年的凹凸不平的路似乎一
下子平坦了许多，陌生的路人仿佛也在
向我投射羡慕的目光。
　　下午两点，一家人围坐在大门楼
下，餐桌早就置好，饭菜也已凉透。父
亲在“吧嗒”着旱烟，脚跟处已积满一大
堆烟灰；母亲在摇着蒲扇，边为自己扇
风，边驱赶饭桌上的苍蝇；为了让我上
高中而中途退学并经常为我送饭的姐
姐正手捧闲书像是在翻看……而我的
位置，早备好了一个马扎。
　　听到我停放自行车的声音，几个人
同时止住了所有动作，齐刷刷地将目光
射向我。
　　“考上了。”我故作平静地说。
　　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一下子舒展
开紧锁的眉头，狠劲磕掉了刚点燃的旱
烟，说了声：“吃饭。”
　　母亲扔掉蒲扇，赶忙为我盛饭。
　　姐姐合上书，眼睛分明湿润了。

看分的日子
□刘胜本

　　我曾经历过几件让我很震动的小
事，它们让我更加领会到植物也是有灵
魂的。人若是付出了爱，即使是植物也
能感知到。
　　2012年春节前几天，我和家人打算
回老家过年。临走时，我把家里的水电
气暖等检查了一遍，排除掉一切安全隐
患，又把花挨个浇了一遍水。突然间，
我想到芦荟不禁冻，就把它从阳台搬到
了东卧室的暖气片旁边。
　　正月初三回来的时候，我意外地发
现：那盆芦荟竟然蹿出一根苔来，苔梢
上还开了一朵红色的花！接下来几天，
更是陆续开出了一大串美丽的花，耀眼
灿烂。我不是一个会养花的人，也不是
一个会用心照顾花的人。虽然养了多
年芦荟，但基本上是由着它们自然生长
的，我也一直以为芦荟是不开花的。母
亲说，可能你把它搬到暖气片旁边，感
动了它，它这是报恩呢！
　　我承认，我也被它感动到了。虽然它
只是一株花，而我只是无意中为它做了极
简单的一点小事，它却回馈了如此大的惊
喜。那一大串美丽的花让我的心房温暖
了好久。万物皆有灵，哪怕一棵树、一朵
花、一株草，每个生命都该被温柔以待。
我们当心存慈悲，多些爱意，少些戾气。
　　芦荟开花这件事，给了家人很多灵
感。先是父亲作了一首诗，以示纪念，
然后在他的带领下，我的儿子也渐渐出

口成诗，有时这个七八岁的小孩随口吟
出的诗句竟让大家很是惊喜。那年春
天，祖孙二人经常一起吟诗作对，满满
的文化气息连老母亲也给带动起来，背
唐诗、念顺口溜……一家人其乐融融，
那温馨的场景至今清晰，如在眼前。
　　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
我们常常觉得来日方长，却忘记了人生
无常。前几年，父母相继离开了我们，
连母亲家的那株杜鹃花也在母亲走后
不久枯萎了。我的生活一下子变得单
薄，没有了原来的温度。
　　坐在阳台的板凳上，我凝视着那株
枝叶已全部干透的杜鹃花。三年前的
春节，它带着一树的花苞过来，连续三
年以不间断的满树芬芳和艳丽赢得了
家人的惊叹。我总以为是因为掌握了
它的习性和喜好，通过无微不至的照顾
让它长得那般好，而它也报恩似的以全
部的生命去努力绽放。但母亲离开后，
我终究还是在忙碌里忽视了它。它凋
零了、干枯了，花盆边落满了它的叶子。
或许它也在诉说着什么，以我不能听见
的方式，但绝没有一丝怨恨和不满。
　　我在父亲曾经躺过的沙发上躺下
来，就像躺在父亲的身边。突然，耳边
响起母亲说过的话：花是懂得报恩的。
可我又何曾报答过父母的深恩呢？如
今，我又如何去报答父母的深恩呢？周
围一片寂静，泪水滑落下来。

□程风霞

花魂

炙热的盛夏已至
大片金黄的麦穗已颗粒归仓
刚刚长成的玉米风中摇曳
今夜，大珠山将和风细雨

　　
赫然而立

这耸立于山间的古刹
石门寺始肇于金代大定五年

这里远山如黛，近水含烟
历经兴废之后

在这太平盛世的癸卯之年
在一幅流光溢彩、鸟语花香

轻轻走上
曲径通幽的凌波小桥

穿越李世民栖身的历史
新篁婆娑
垂柳曼娜
溪水潺潺
　　

怡然接纳这眉清目秀的
“神女倦游何处去，

双珠抛在水云边”
并以肃穆、郑重的心情

步入檐牙高啄的大雄宝殿

□李全文

石门寺的山道

总得有那么几次
在苍茫的大地上

碰几次雨壁
　　

幸亏雨的根基在九天之外
来这世上

只为圆一场江河湖海的因果
　　

碰壁的眼神止不住自己的心跳
有人张开双臂
有人握手言和

还有人匆匆忙忙
掩饰自己的惊慌失措

　　
可是孤独像超长的雨线

伸到哪里都是别人的风景

雨中
□殷翠丽

乡村夏夜


